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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记忆工程对档案馆工作的挑战

“城市记忆工程”是基于现今社会全球

化、现代化、多元化发展，城市作为社会的组

成单元，在紧紧跟随社会前进的步伐快速发

展的同时，追溯城市历史，以照片、影像等方

式还原城市面貌，突出本城市特点，打造独

具特色的城市形象的一项对城市发展具有

重要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的工程。
档案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原始记录，可

以真实可靠的反应事物原貌，在档案中可以

寻找到历史记忆，城市记忆建构的“重任”自
然落到的各个城市的档案馆肩上。“档案在

文化记忆、个人记忆和基因记忆的遗忘、构
建、重构和恢复中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是

寻找遗忘记忆和发现过去记忆事实真相的

重要载体，……是保护过去、记录现在和联

系未来的桥梁。把档案看成文件库的传统认

识正在被记忆库和知识库所取代”。西班牙

国王胡安?卡洛斯曾在第十四届国际档案大

会开幕式中指出：“档案馆是保存人类记忆

的各种表现形式，保存社会记忆、个人记忆

的最权威的场所。”因此在城市记忆工程的

建设中档案及档案馆的地位是其他任何事

物任何部门无法取代的。
不可否认，各个城市的档案馆在短短几

年的时间里对城市记忆工程的建设是卓有

成效的，但在为成绩感到欣喜的同时，也体

验到了此项工程的实施使得档案馆及档案

工作人员面临新的挑战。
一、对档案馆社会形象的挑战

档案馆开展“城市记忆工程”首先面临

的就是大众舆论对这项工程实施的合理性

的质疑。一是对“城市记忆”的不理解。社会

上产生了这样的一些疑问：“在当前中国城

市地毯式的改造中，‘记忆’这个并不特别的

词汇放在城市的变革中让人们感到异样、另
类、不和谐和不解，城市难道不是愈新、愈方

便、愈现代愈好吗？为什么需要记忆？记忆什

么？有什么用？”另一方面是对“城市记忆工

程”实施产生的“可能”的负面效力的质疑。
2004 年 11 月 26 日，《青年报》上发表了一

篇名为《城市从此定格，也从此死去》的文

章，作者在文中对武汉市武昌区启动的“城

市记忆工程名录”工程进行了批判，作者称

“这（城市记忆工程）真是个绝妙的主意！原

来拆城的时候还总担心被人批评为‘破坏城

市的历史文化风貌’，有些缩手缩脚。现在

‘历史文化风貌’既然已经被‘定格’到档案

里了，也就再无所顾忌，尽可以放开手脚，大

拆大建了。……如果我们把这种逻辑推而广

之的话，可能会得出一些结论：比如，我们甚

至可以对长城进行‘抢救性拍摄’，然后一拆

了之。但这样做了以后，我们真的就不会再

感到有一种‘难以弥补的缺憾’了吗？”
二、对传统档案馆资源建设的挑战

一方面是对传统档案资源建设范围的

挑战。传统档案馆在对馆藏资源进行建设时

注重的是对现时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

和其他组织的档案收集保管。但是“城市记

忆工程”的提出，使得档案馆需要对传统档

案资源建设加以扩展。“城市记忆的组成要

素包含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可见的有形环

境，如地形形貌、森林、水力、公共建筑、住宅

等。二是城市无形的文脉，特指那些没有具

体物质形态，在历史上、文化艺术上有一定

价值的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民间

风俗、特色文化、历史传统、人文精神的总

和。”“城市记忆”的内涵如此丰富，档案馆目

前的馆藏显然并不能满足“城市记忆工程”
的构建，因此对档案馆馆藏资源的建设要重

新思考。收集时除了传统的纸本档案，包括

纸质文件、照片、影像资料、声音资料等传统

有形档案，还包括口述档案，“口述档案是为

研究利用而对个人进行有计划的采访，通过

采访历史文化或重要人物事件的知情人，被

采访人直接口述形成的声像或文字材料。口

述档案能填补历史空白和弥补档案断层。通

过口述档案可以了解重要文件的产生背景、
起草过程和重大历史事件的细节，查明一些

众说纷纭的问题，补充‘文’中所缺。”
另一方面，是对传统档案馆资源建设方

式的挑战。传统档案馆对档案的管理、开发

利用主要是针对本馆馆藏，但是“城市记忆

工程”的开展，使档案馆不得不改变这种资

源建设方式，因为部分涉及“城市记忆”的档

案会分散在民间，如个人、照相馆、私营企业

等的手中。对于这部分档案，因其不受法律

法规的限制，移交档案馆与否完全凭借个人

意愿，所以档案人员在收集时，从内容和形

式上都未必能够将档案完整的收集到。对于

这部分未能到馆的档案，档案馆是否就要放

弃呢？如果不放弃应该怎么做呢？这是摆在

档案馆面前需要正视的问题。
三、对档案馆公共服务职能的挑战

现在我国各级各类档案馆都致力于将

本馆建设成为公共档案馆，以满足社会需

求。在档案馆开展“城市记忆工程”时，需要

考虑的不仅是将与本城市历史记忆有关的

档案收集齐全，更重要的是将这部分档案在

进行整理之后形成可以服务于公众的“城市

记忆库”，让人们可以利用档案了解城市历

史概貌和涉及的有关政治、经济、人文等一

系列信息，服务公众、满足公众认知城市历

史文化的强烈需求。档案馆在实施“城市记

忆工程”，实现“保护城市文化遗产、提升城

市文化品位”这一目标的同时，还要让它服

务政府决策机构，为城市发展研究、规划建

设管理提供参考，为研究城市政治、经济、文
化发展提供丰富和多层次的历史信息资源。
这就对档案馆的公共服务职能提出了更深

层次的要求，档案馆不得不思考要采取怎样

的措施才可以达到其公共服务职能的实现。
四、对档案工作人员观念的挑战

“城市记忆工程”的启动，使档案工作面

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档案人员也不得在观念

上作出改变，加强并提高工作素质。
传统档案工作是根据档案法的规定，档

案馆直接接收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

其他组织按照国家规定，定期移交的档案。
档案工作人员只需对这部分档案进行整理、
鉴定、利用。但是“城市记忆工程”的提出，对

传统档案工作者的观念有了新的要求，因为

此时档案人员面对的不仅仅是档案，而是

“城市记忆”，档案人员对于档案的任何处

理，都会关系到“城市记忆”的建构问题。档

案人员选择留下什么，那么后人就会看到什

么。“当历史研究中只是对文件的有效性产

生争议时，档案工作者还可以高枕无忧，但

现在，社会记忆观已对档案工作的完整性和

理论基础提出了质疑，它将导致对档案的重

新认识和界定。”档案工作者在各种工作中

不可避免地会掺进自己的价值，但是当档案

成为“记忆”的时候，档案工作人员自身的价

值取向就会影响到“记忆”的选择，档案工作

人员是否能够承担起这样的重任，也是“城

市记忆工程”对其的重要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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